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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鸟儿一样飞翔 □胡玲

秋雁从小就羡慕天空中
自由飞翔的鸟儿，于是，她随
她的男人雪峰飞出小山村，
飞进了城里。雪峰在一家工
厂做保安，秋雁给人做保姆。

秋雁的雇主叫羽柔。羽
柔很年轻，青葱水灵得像晨
露中初绽的百合花。

羽 柔 的 家 是 一 幢 别 墅 ，
富丽堂皇如宫殿。偌大的别
墅，平时只有秋雁和羽柔两
人，冷冷清清的。偶尔，羽柔
的男人会来看羽柔，男人来
之前，会打电话告诉羽柔。

羽柔每天穿着好看的衣
裙，化上精致的妆容，守在电
话旁，等着男人的电话。若
男人说过来，羽柔会备香茗，
点檀香，插鲜花，然后指导秋
雁做一大桌子色香味俱全的
珍馐佳肴，隆重迎接男人光
临。

男 人 每 次 来 都 带 着 礼
物，不是娇艳的鲜花，就是名
贵的包包，要么就是高档珠
宝。

男 人 一 来 ，羽 柔 就 像 鲜
花遇到了阳光雨露，瞬间变
得生动鲜活，她会陪男人吃

饭 聊 天 ，还 会 唱 歌 给 男 人
听。羽柔嗓子好，大学学的
是声乐，唱出的歌儿像百灵
鸟 一 样 动 听 。 男 人 霸 道 地
说，你的歌只准唱给我一个
人听。羽柔脸一红，心里像
花儿一样香甜。

男人 不 来 ，羽柔 就吃不
好，睡不好，郁郁寡欢，像霜
打的叶子，蔫蔫的，一点生气
也没有。

一次 ，男人 带 了只 鸟过
来。鸟关在金色的鸟笼里，
红色的羽冠鲜艳如血，墨绿
色的羽毛光滑柔亮，仿佛一
个头戴宝石王冠、身穿飘逸
长裙的仙女，美不胜收。“我
不在的时候，让鸟儿陪你，为
你解闷，这鸟笼是我特意订
制的，里里外外全是黄金。”

从此 ，羽柔 时 常提 着鸟
笼在身边，鸟儿在笼子里唱
歌，羽柔对着鸟儿唱歌。

虽然羽柔过着锦衣玉食
的奢华生活，但秋雁一点儿
也不羡慕羽柔，甚至觉得羽
柔很可怜，秋雁觉得羽柔就
像那只关在黄金笼子里的鸟
儿。

秋雁胃病犯了 ，住进了
医 院 。 羽 柔 去 医 院 探 望 秋
雁。雪峰正在病床前和秋雁
聊天。秋雁的眼睛闪烁着希
望的光芒，“现在业余时间，
我 都 在 手 机 上 学 习 家 庭 护
理、美食烹饪等家政服务知
识，希望自己越做越专业。”
雪峰温柔地看着秋雁，眼中
写满了欣赏。

雪峰用毛巾给秋雁擦了
脸，洗了一个苹果，削皮，切
成小块，插上牙签，放进果盘
里，端到秋雁床头，然后又冲
泡了一大杯茶给秋雁。“你好
好休息，我上班去了，我一下
班就过来看你。告诉你一个
好消息，上周，我们保安队长
表扬我工作很认真，说下半
年给我涨工资。”

秋雁亲昵地拍拍男人的
头，说：“咱们在城里好好干，
明 年 把 老 家 的 房 子 装 修 一
下，等女儿上小学时，就把她
接到城里来念书，到时候咱
们一家人就团聚了。”雪峰笑
着点点头。

雪峰离开后 ，羽柔由衷
地对秋雁说：“秋雁姐，我真

羡慕你们。”秋雁羞涩一笑，
脸上浮起一抹幸福的红晕。

七夕节 ，男人打电话给
羽柔，说过来陪她过节。羽
柔化妆、打扮、洗水果、买鲜
花、做糕点、做羹汤，忙了整
整一天，仍然不见男人的影
子。黄昏时分，男人打来电
话，说临时有工作上的应酬，
不来了。满桌丰盛的饭菜，
羽柔一口也吃不下，闷闷不
乐地喝掉了杯中的酒。

“秋雁姐，陪我出去走走
吧。”羽柔脸上泪痕斑驳，妆
也花了。

两人打车来到市中心一
个 大 商 场 ，羽 柔 疯 狂 地 购
物。路过商场的西餐厅时，
她 们 竟 然 看 到 了 羽 柔 的 男
人。男人正和一个女人有说
有笑地吃着烛光晚餐。秋雁
很生气，想冲进去找男人理
论，为羽柔出口恶气，羽柔一
把将秋雁拉出商场。

回到别墅 ，秋雁 埋怨 羽
柔太过软弱。“其实，刚才那
个女人是他的妻子，我只不
过 是 他 圈 养 的 一 只 鸟 儿 而
已，有什么资格指责他？我

就是个见不得光的人。”羽柔
哭得梨花带雨。

半夜，秋雁起来上厕所，
看见花园的灯仍然亮着，羽
柔孤零零地坐在花园里，望
着天空中的月亮发呆。羽柔
身旁，笼子里的鸟儿正低声
叫唤，声声凄凉。

秋雁泡了一杯花茶给羽
柔送过去，在羽柔身边坐下。

花园外 ，古榕树的枝叶
在夜风中摇摆，鸟儿在枝叶
间穿梭，叽叽喳喳地叫着，仿
佛唱着欢快的歌儿。秋雁指
着那些鸟儿，说：“你看这些
鸟 儿 ，自 由 自 在 地 觅 食 、飞
翔、歌唱，多快乐啊。”说着，
秋雁转头看看鸟笼里的鸟，
说：“这只鸟儿就太可怜了，
虽然住着黄金笼子，风吹不
到雨打不着，每天有可口的
鸟食吃，可它再也看不到外
面的蓝天，再也不能在天空
飞翔了。”

羽柔叹了口气 ，幽 幽地
说道：“或许，它被圈养太久，
早 已 失 去 了 捕 虫 觅 食 的 能
力，也不会飞翔了。”

秋雁说：“如果它能离开

这只鸟笼，它就一定可以飞
上蓝天，快乐地飞翔，虽然过
程可能很辛苦。”

羽柔沉默片刻 ，打开 鸟
笼的门，鸟儿惊慌地站在门
口，不敢走出笼子。

秋雁用力拍拍笼子 ，鸟
儿跌跌撞撞地飞到笼子外。

“飞吧，去寻找你的自由和幸
福吧！”秋雁驱赶着鸟儿，鸟
儿吃力地低飞了几圈，飞出
了花园。

第二天一早 ，羽柔给秋
雁结完工钱，只身离开了别
墅，那些珠宝、包包和华服，
她一件也没有带走。

三年后 ，秋雁去学校接
新雇主的女儿小花放学。站
在校门口拥挤的人群中，秋
雁看到一个女孩走进校门，
女孩特别像羽柔，秋雁想追
上去，女孩已经走进校园去
了 。 小 花 指 着 女 孩 的 背 影
说：“她是我们的音乐老师，
她唱歌可好听啦，同学们都
很喜欢她。”

秋雁一笑 ，抬头看看蓝
天，天空中，有一群鸟儿飞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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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位好友，是个吃货，人称美
食家。一日偶遇，他告诉我，最近，
惠州宾馆独家推出了一个美食品牌，
名曰东坡宴。东坡宴的每道菜不仅
与苏东坡寓惠期间的一些轶事相关，
而且荦素搭配得当，色形悦目，味道
鲜美，可谓形、色、香、味俱佳。

紧接着，好友又是“羊蟹骨”，又
是“西村鸡”，又是“东坡笔”的，将东
坡宴的菜品一一道来……直说得我
舌尖生津，真想找机会前往惠州宾
馆一饱口福。

说来也巧。兔年12月 23日，获
中国作协颁发的全国文学志愿服务
优秀项目——惠州市小小说大课堂，
特邀全国鲁奖得主、《作品》杂志社社
长王十月为大课堂第78课授课。王
社长当晚下榻惠州宾馆，市小小说学
会一些文友在惠州宾馆为王社长举
行欢迎晚宴，点的正是东坡宴，我心
里一阵窃喜，这回可如愿以偿了。

晚七时许，上菜了。服务员先
送上四款精美小吃。紧接着，给每
人端来一盅“谷董羮”。一瞧，但见
其颜色绿白相间，羮中游荡着的乳
白色食品，香气扑鼻而来，令人食欲
大增。众文友遂持汤匙盛起那羮送
进嘴里，顿觉绵软柔滑，味美鲜香，

四周随即响起一片叫好声。
“这叫羊蟹骨。”服务员指着刚

上来的第一道菜，柔声说。
我一看，一个精致的碟子里，静

卧着近10小块黑褐色的食品。
这时，写过长篇电视文学剧本

《东坡岭南情》（载于《中国作家》影
视版）的申平会长兴致勃勃地朗声
道，这“羊蟹骨”还有个苏东坡买羊
骨头“烤羊蝎子”的故事。相传苏东
坡寓惠期间，过的是穷日子，有一
回，他把当地没人要的羊骨头买回
家，洗干净后用清水煮熟沥干，将羊
骨头四面抺上酒和薄盐，再用小火
烤至微焦，食用时，用缝衣服的针将
羊骨头缝隙间的细肉剔出来送入口
中，轻咀慢嚼之后，竟大有美如“蟹
螯”的感觉。因食用时有蟹肉的味
道，故称为“羊蟹骨”。

申会长妙趣横生的解说，吊起
了文友们的胃口，于是纷纷提筷夹
起一块“羊蟹骨”，并用手拿着细啃
慢品，果然味道好极了。

第二道菜是“西村鸡”。此鸡色
泽微黄，肉香味浓。会长又绘声绘
色地说了“西村鸡”的来历。文友们
一边听，一边将筷子往“西村鸡”伸
去……

眼瞅着文友们津津有味地品尝
着“西村鸡”，我不禁回想起会长曾
说过的苏东坡寓惠期间做了大量有
口皆碑的民生实事。比如近千年
前，西枝江和东江的交汇口以西是
惠州州城，以东是归善县城，两城隔
江 相 望 ，东 新 桥 就 在“ 二 江 交 汇
处”。苏东坡了解到东新桥已毁坏，
用小船载人渡江经常淹死人。便多
方奔走，大力倡建东新桥，后又监建
西新桥。在修建两桥时，为了解决
资金不足的困难，苏东坡还捐出了皇
帝赏赐的玉墀带，又动员远在江西的
弟媳一道，捐出了皇帝所赐的黄金。
历时一年，宋绍圣三年（1096 年）六
月，东新桥和西新桥同时建成，民众
往来更安全便利，全城父老乡亲杀西
村鸡庆祝。苏东坡还写下《两桥诗》，
诗曰：“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
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

酒至正酣，服务员端上第五道
菜，名曰“海山仙人降罗不襦”，乍一
看，一只只圆型的小食品，酷似一种
岭南佳果。我悄声问一旁的梁主
管，这是荔枝吧？

梁主管嫣然一笑，是。它表面
那一粒粒的是大米制成的，内面是
牛肉丸。

文友们听了，纷纷举筷……
一文友说：“苏东坡寓惠时曾写

过一首脍炙人口的《食荔枝》的诗呢。”
我突然想起曾看过一些资料，

苏东坡寓惠那些年，他提及荔枝的
诗词多达十七首，书信文章有九
篇。其中《食荔枝》更是广泛流传，
诗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
次第新。日啖茘枝三百颗，不辞长
作岭南人。”

约莫半小时后，东坡宴的第九
道菜，也是最后一道菜终于登台亮
相，当服务员把菜品端上桌时，一文
友有些惊诧地问，好漂亮的毛笔
呀。可上它干嘛？

服务员微笑着说，这道菜叫“东
坡笔”。

“东坡笔”？莫非这毛笔还能
吃？一文友一脸讪笑。

服务员又笑着说，别看它像支
毛笔，它可是东坡宴的压轴菜，那紫
红色的笔杆不能吃，但那淡白色的
毛笔头，是用面粉、花生和芝麻油炸
而成，味道可好了，吃法是先取出毛
笔头，旁边那一小碟像墨汁一样颜
色的是酱料，用毛笔头蘸点酱料，就
可以享用了。

一文友拿起一支东坡笔，小心

地掰开毛笔头，兴冲冲地蘸了点那
黑色的酱油，便急忙往嘴里送，没承
想，手一抖，那毛笔头轻轻地滑落在
饭桌上，引来一片嘻笑声。

王社长也乐了，他仔细品尝了“东
坡笔”后，连声说，这个好，这个好。

我低声问一位刚吃过毛笔头的
文友，感觉如何？

他一脸认真地说，不错，一咬，
有点儿酥；一咀嚼，有点儿脆；再细
品，又有点儿爽……“东坡笔”，这名
字好，造型独特；别有一番风味，堪
称一绝。

晚宴结束后，我禁不住想，惠州
宾馆从苏东坡寓惠的诗文和饮食文
化中汲取灵感，首推东坡宴，不失为
弘扬惠州东坡饮食文化的一大创
举。东坡宴在烹饪方法上取客家菜
之精华，尽可能还原苏东坡所处的
两宋时代的味道，所有菜品都巧妙
地契合了苏东坡“人间有味是清欢”
的豁达心态，融入了苏东坡寓惠期
间办的一些民生实事，以及所写的
一些诗文，让食客既能品尝美味佳
肴，又可以感受到精深的惠州东坡
饮食文化，增进对东坡岭南情的了
解，可谓两全其美，岂不乐乎？

妙哉，东坡宴！

我喜欢北京的春夏，因为会下很多场
或大或小的雨。最让我享受的便是在雨来
临之际，泡上一壶茶，安然地坐在露台的花
园里，喝茶，读书，听雨，看窗外雨雾濛濛的
山景。

民间有一句谚语：“燕子低飞天将雨。”
风雨欲来时，我总能看到燕子在屋檐下飞
来飞去。有时是一只孤燕，有时三两相伴，
更多的时候是成群结队。它们边飞边“叽
叽喳喳”地密语，仿佛是在密谋：“快下雨了
……多捕食啊……我们赶紧飞走啊……”商
量完后，一齐飞往山的方向了。它们的叫
声和身影，让我喜出望外，忍不住拿手机定
格这“欢呼雀跃”的一幕。

雨来势汹汹，一瞬间倾盆而下。我伫
立在窗前，视线被雨帘切断，眼前的山仿佛
被它吞噬掉了，模糊难辨。窗外愈是雷雨
交加，我的心愈是宁谧清明，这或许是自然
赐予我的力量。我尽管泡一壶茶，坐在椅
子上，听着雨演奏的交响乐，看着它们乐此
不疲地拍打玻璃屋顶，再顺流而下。待到
一道茶喝尽，雨也渐渐小了。

细雨霏霏，如烟似雾。这时近处的山
景开始渐渐展露在视线里，山上的树木沐
浴完后更显得娇翠、饱满，盈盈欲滴。远处
层层叠叠的山影笼罩在烟雨中，如同一帧
山水泼墨画。

雨停后，我第一时间打开窗，细细嗅
闻，空气里弥漫着草木和泥土的清新，很是
治愈。原本因为躲雨而不知所终的燕子，
这时又飞回来了，只是比之前飞得更高了。

极目眺望，连绵起伏的山峦在云雾中
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如同仙境一般。云是
变幻莫测的。研究它们千奇百怪的形态是
我的乐趣：这片云看起来像一只陷入迷途
的羔羊，但是稍不留神，它又变成一只麋鹿
在丛林中奔跑起来，跑着跑着就消失在了
苍茫中；另一片云神似一个断线的风筝，不
断地在空中上升、漂浮，随着一阵风的到
来，消散了……

看着云卷云舒，我不由得想起一句诗：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经过人生的跌
宕起伏，如今才体会到诗人王维心怀阔达、
随遇而安的人生境界。当下的困难，是人
生的试金石。从容应对，它会如云团一般
舒展、散去。因为，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内
心坚韧的锻炼。当我们学会在困境中保持
平静，像观看云卷云舒那样从容，便能够领
悟到人生的真谛。

腔调是上海人特有的口头禅，
松鹤楼餐馆的老板娘就是个很有

“腔调”的人。
在惠民大道的江边，松鹤楼餐

馆经营了有七八年，这不仅因为厨
师手上的功夫好，还有赖于老板娘
那独具特色的上海腔调。

老板娘的风度那也是足足的，
烫一头港风短式羊毛卷，又风情又
干练，天稍微冷一些，老板娘就裹
上貂，翘着脚坐在吧台里面，一杯
浓浓的咖啡摆在旁边，然后用白嫩
修长的手指不停地按计算器，计算
器也不停地发出语音报着数：“三
十八加二十二加二十六加三十二加
四十五加六等于一百六十九……”，
不管她有多忙，讲起话来，总是不
急不缓有节有奏抑扬顿挫，不晓得
的人还以为她在唱歌呢。

周六的下午三点半，小囡挎个
化妆包走进松鹤楼，老板娘立刻就
从吧台里出来，跟在她后面轻声地
唠叨着：“哪有小姑娘像侬这个腔
调的？眼睛圈乌漆麻黑的，啊哟，
这个化妆包比侬的书包子还重
哟。”

“啊哟，这是假期又不上学，化
个妆你也唠里唠叨。”

小囡把化妆包往吧台里一扔，
转身就去操作间找她爸去。

听到一声软糯的“爸比”，那个
穿着条纹马甲、打着领带的男人立
马就铺满一脸宠溺的笑容从里面走
出来，“宝贝，今天想吃啥？”

“四喜烤麸。送六号包房。”
“小赵啊，给小囡烧一份四喜烤

麸送到六号包房，加份紫菜羹和一
碗米饭！”

吃完饭，小囡在吧台里补妆，睫
毛刷得又浓又黑又长又翘，嘴巴涂
得又红又亮又闪又润，老板娘把镜
子给她合上，“祖宗，过了年就高考
了呀，侬这个腔调哪里还像个学生
妹嘛！老公，送她去补习班，路上
注意一下安全。”

小囡坐上车走了，老板娘就喊
服务员小丽来收拾。小丽边收拾边
说：“老板娘，您家宝贝越来越漂亮
了。”

“小姑娘要是把学习成绩搞上
去，那才是真漂亮。千万别走我的
路，学习搞砸了，将来这个吧台就
是她的位置了呀。”

小丽的脸红了。得亏老板娘口
下留德，没把小囡学习不好将来就
是自己这种样子的话说出来。但很
快，小丽的脸又白了，自己这个样
子，可不是自己学习不好，是家里
那个穷老爹生怕她这个丫头片子考
上了大学，家里少了个劳力不说，
还得花一大笔钱供她上学呢。小丽
心里想着，她要是上了大学出来，
一个月挣的钱可比老爹一年挣得要
多，这条致富路她是无论如何也不
会放弃的。所以，寒假伊始，小丽
早早就跑出来打工赚学费了。

又一个周六的下午，小囡背着
书包比往常提前了一个小时到了松
鹤楼。老板娘放下正在语音报数的
计算器，赶紧出来。“侬这才像个小
姑娘的样子嘛，脸干干净净的，眼
睛也水灵灵的，多漂亮。”

小囡边往六号包间走边说：“妈
妈，叫小丽过来找我。”

小丽得了令，一溜烟跑进了六
号包房，两人在里面窃窃私语起
来。

夜里，松鹤楼里灯光璀璨，客人
的喧闹声也如江水般起起落落。把
最后一桌客人送出门时，老板娘发
现门口站着一个人，她留个心眼多
打量了几眼，发现是晚上在店里吃
饭的一位客人，她马上满脸笑容地
走上前，问：“老板，是不是落下什
么东西在店里了？天冷，进来喝杯
热茶吧。”

那人连连摆手，然后问道：“你
们店里有个叫陈丽的女孩吗？”

“侬认识她？侬是她什么人？”
“哦，我曾是她的班主任，我，

我现在下海经商了，可她怎么会在
这里？她可是班上的尖子生啊，最
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的，怎么能在
这里打工呢？我怕进去找她让她尴
尬，既怕说话重了伤到她，又怕说
轻了她不听，这才犹豫着该不该进
去。”

老板娘脸上多疑的神情慢慢消
散了，不急不缓地说：“老师好！小
丽，不，陈丽是我这里的临时工，跟
我的小囡一样大，开学我就劝她回
去读书，工资不会亏待她的，侬不
要担心啦。”

“麻烦你转告她，只要她考上大
学，她的学费有人出。我把我资助
的穷困生名额留一个给她，但你不
要告诉她是我出的，我这个班主任
不称职，当年和她们说好了带她们
到毕业的，是我半路下车了……”

小囡不知何时站在老板娘身
后，“啊哟，这个小丽我老早就发现
不一般，她藏在六号包房里的复习
资料比我的难多了，每个周末跟她
悄悄在包房里一起学习，这个补课
费可得从老妈这里补给她哦！”

“阿拉晓得啦，小姑娘今天不但
人漂亮，腔调也漂亮啦。”老板娘搂
着小囡开心地说。

松鹤楼餐馆的大门后，从蓝色
的天鹅绒窗帘下面，闪出一个偷听
的影子奔向后厨，洗完碗，她还要
去六号包房呢。


